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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45 年 12 ?到 1946

年 7 ?， 国民党当局在昆明、

重庆和南京三地， 接连四次用
暴力打杀异议人士， 制造了一

连串血案。 其中最大的血案是
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和闻

一多被残杀， 史称 “民国末期

最著名的政治暗杀”。

1946 年 7 ? 11 ?晚 ，

李公朴乘公共客车回家， 特务
汤世良 （出庭时改名为汤时

亮）、 吴传云等尾随上了这趟

车 ， 跟踪到李即将回家时 ，

汤、 吴和赵凤翔使用美制无声

手枪， 杀害了李公朴。

7 ? 15 ?， 王子民和绰

号 “蔡老虎” 的城防司令部谍

报队组长蔡文祈， 率领尚福海
等特务混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会

场 ， 暗中监视 。 下午 5 时 ，

闻一多和其子闻立鹤走到西仓

坝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

口附近时， 埋伏在此的特务汤
世良、 吴传云、 李明山 （出庭

时改名为李文山） 等人， 在尾
随至此的王子民、 蔡文祈指挥

配合下， 向闻一多父子开了很

多枪。

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教授

综合多方考察后认定的结论与

笔者不谋而合： “李闻惨案”

主谋为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

彰， 而他制造惨案是在蒋介石
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行动， 目

的是借此讨好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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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闻惨案”的真实与谎言
海底冰山 终会浮出

1946 年 7 月 11 日和 15 日，

一城之内， 五天时间， 李公朴、 闻

一多先后惨遭杀害。 几乎所有人都

认为这是擅长暗杀的军统特务干

的， 主谋就是蒋介石。

李公朴命案发生时， 云南警备

总司令部发了个表决心的含混汇

报， 也没引起蒋重视;闻一多命案

发生前一天， 蒋介石携宋美龄、 蒋

经国乘飞机去九江， 转上庐山避

暑， 欣赏美景。 蒋 7月 17 日得知，

第一反应认为是军统干的。 沈醉当

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 他在回忆

录中描述： 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

话到南京， 责问毛人凤， 毛也回答

不出是什么人干的， 只能保证说他

没有叫人干这件事。

唐纵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室主

任， 后升任警察总署署长。 1991

年出版的 《唐纵日记》 记载， 闻一

多案发生后， 无论国民党中央， 还

是蒋侍从室情报部门， 均不知情。

国民党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几度开会

研究， 都是一头雾水： 昆明这接连

的凶杀案究竟为何方所为？

蒋在得知血案后的日记中评

论：“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 先李公

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

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加注意，彻究其

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

如果真是蒋介石下令暗杀，那他

在日记里如此做作造假有何意义？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马歇尔

专程来庐山， 对国民党当局提出强

烈质疑和批评。 杜鲁门写信给蒋介

石，指出如果不能妥善处理此案，美

国援助就要重新考虑。所以，蒋介石

比较重视， 逐日监督、 跟进案件进

展。 蒋马上给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总

司令霍揆彰发了电令：“李公朴与闻

一多案关系重大， 希于三日内负责

缉获正凶，勿稍贻误，以后应严防此

种暗杀案之续出。 警备司令部应负

全责也。 ”与此同时，蒋命令警察总

署署长唐纵亲赴昆明，主持破案;又

打电话给在上海准备起程赴湖南衡

阳接任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

的程一鸣，速赴昆明协助唐纵。

唐纵溜须拍马功夫一流， 正义

感和能力欠缺。 他担心查不出结

果， 就先和毛人凤、 沈醉等军统大

佬们商量出了一个嫁祸中共的“结

果”。 沈醉根据唐纵要求， 亲自去

重庆看守所中寻找两个“凶手”。

还没找齐， 他就接到通知： 军统云

南站已经查清此案了。

唐纵责成程一鸣主办此案。 程

是办案老手， 经验丰富。 他根据掌

握的闻一多被暗杀经过和有关材

料， 和云南省警务处处长李毓桢、

昆明市警察局局长龚少侠等人到现

场查勘车辙， 搜集弹壳等各种遗留

痕迹， 听取各方人士对凶手乘坐美

制军用吉普车的型号车牌等特征指

证， 调动军统特务全方位调查。 三

大破案高手综合分析， 判断血案是

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特工人员所

为， 总指挥就是霍揆彰总司令。

为了加强特务机关， 霍揆彰从

联勤总部调去一批精干特务， 紧锣

密鼓地运作。 5 月份， 霍揆彰命令

稽查处处长王子民、 情报科科长单

学修等人布置 4 个特务组， 收集

“危险分子” 的材料。 6 月 28 日，

霍揆彰和王子民携带闻一多、 李公

朴、 朱家璧、 吴晗、 楚图南等 30

余名进步教授和各大学学生自治会

负责人约计 50人的黑材料飞南京，

向参谋总长陈诚汇报， 等待总裁手

谕。 “蒋总裁” 此时正为东北问题

焦头烂额， 无暇顾及。 霍遂将黑名

单和行动方案留在国防部， 返回昆

明。

7 月 5 日， 南京回电： “……

对于该等奸党分子， 于必要时得便

宜处置。” 其实这是“党政军联席

会报秘书处” 签发， 蒋不知情。 头

脑简单的霍揆彰以为得到尚方宝

剑， 大开杀戒。

7 月 6 日， 霍揆彰和参谋长刘

淑琬主持会议，制定暗杀计划，确定

由王子民负责首先暗杀最活跃的李

公朴、闻一多、朱家璧和龙纯曾。

按照预定计划， 要对被暗杀者

秘密麻醉绑架， 活埋郊外或推入枯

井。 但特务们被“谁先完成谁领

赏” “每杀一人奖法币 50 万元，

升官晋级” 的规定所激励， 急功近

利， 不愿意等同伙到齐就抢先动

手， 杀人方式越来越粗糙蠢笨。

贼喊捉贼 嫁祸于人

闻一多父子被刺当天， 霍揆彰

就以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向

昆明各报送去了悬赏缉凶启事，并

开出“凡能捕获凶犯解部法办者，各

奖法币100万元，凡能闻风报讯因而

缉获者，各奖法币50万元”的赏额。

霍揆彰早在李公朴血案发生

后， 就指使人散布谣言， 污蔑李公

仆身陷桃色事件而招惹祸端， 又说

是“共产党杀共产党”， 这一次故

伎重演。 霍揆彰召集王子民等开

会， 决定杀几个人再嫁祸中共。 会

后， 王子民布置稽查处三科科长徐

绍阶： 把稽查处上尉督导员谢诚、

文书袁渊弄到城外枪杀， 在报上发

布消息， 污蔑是“共产党暗杀李公

朴、 闻一多后的又一‘血案’”。 随

后， 由刘淑琬主持召开追悼会。 7

月 20 日， 上海与昆明的 《中央日

报》 发表社论， 遥相呼应， 称李、

闻案主谋是共产党， 目的是扰乱社

会治安， 增加政府困难。

霍揆彰诬陷中共不成， 又想借

机把脏水泼到龙云家族， 以巩固自

己的势力，讨好老蒋。7月20日，霍揆

彰下令逮捕了原是龙云的重要幕

僚、 曾任昆明行营及绥靖总署副官

长的杨立德，对其施以酷刑，逼其认

罪。

7 月 24 日， 唐纵和霍揆彰谈

了一个上午的话。 霍揆彰反复强调

他对李、 闻案毫不知情， 还一本正

经地要唐纵帮助破案。 唐纵只得把

军统调查到的情况向蒋介石汇报，

蒋怒骂霍揆彰是“疯子”！

蒋介石接二连三地下达召见霍

揆彰手令， 可霍一直拖到 7 月 25

日才启程， 因为这一天， 杨立德终

于被屈打成招。霍揆彰自以为得计，

开始散布假消息。途经南京时，霍揆

彰公然宣称：“李公朴、 闻一多被狙

案已获得重要线索， 有关重要人犯

前某部队军官杨立德中将已被捕，

并供认不讳。” 他影射龙云的三公

子龙绳曾， 还煞有介事地对 《大公

报》 记者说， 李、 闻被刺是当前有

力集团发动的有计划的谋杀， 目的

就在于嫁祸政府， 谋杀案的主使人

已经逃回昭通原籍躲避。

原云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李

一平作证说， 龙绳曾去年夏天就已

回原籍； 龙云大怒， 公开声明， 欲

对簿公堂。

7 月 25 日， 霍揆彰赶到庐山，

不知道蒋介石已掌握全部案情。 他

还一本正经地拿出伪造的案卷材

料， 有板有眼地汇报， 等待“校

长” 夸赞。 结果等来的却是蒋介石

一顿“娘希匹” 痛骂。 蒋把相关材

料甩在他面前， 一五一十地指出凶

手姓名及职务。 霍揆彰满脸通红，

只得如实坦承。

但蒋骂归骂， 并不想惩处这个

触犯国法又自作聪明的愚蠢部将，

而是“令彼自想此案之办法而退，

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 指示其与

霍研究手续与要点”。 7 月 26 日上

午， 蒋约见宪兵司令张镇， 与霍揆

彰一起研究昆明刺案如何解套。

李代桃僵 丢卒保车

7 月27日， 蒋介石派出陆军总

司令顾祝同这位心腹大将飞往昆

明，全权办理“李、闻惨案”。出发前，

蒋亲自召见，交代了九项处置要点，

其中除了尽可能撇清国民党当局的

责任并将此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

低、要突出李闻被刺完全是“咎由自

取”等意见外，还特别提到，“问霍能

否自动彻究此案”。 显而易见，蒋介

石还是希望庇护杀人主谋霍揆彰。

顾祝同与陆军总部副总参谋长

冷欣、 宪兵司令张镇一行抵达昆明

后， 下令将“李、闻惨案”的有关行

动人员关押，用奖励和升职作诱惑，

以保证生命安全为条件， 要求他们

“挺胸做烈士”。 这与唐纵最初设计

的办法不谋而合：不管案情如何，都

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区别只在于

唐纵想找两个无辜的人背黑锅， 而

顾祝同是在案情已明的情况下， 使

用确实参与杀人的“卒子”。

据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

营长熊福广供述， 王子民痛哭流

涕， 对参与暗杀的特务们说“谁愿

意出面应付公审， 就是忠于国家、

忠于领袖”。 犹豫许久， 汤世良、

李明山才相继站出。 奖赏规格是每

人 500万元 （可购买 40 两黄金）。

口供怎么交代才能尽量撇清警

备总司令部乃至国民政府的责任

呢？ 唐纵献计， 提出李、 闻两案宜

分开处置， 这样才显得不像是蓄谋

已久的行动。 他提议让云南当地势

力背上刺杀李公朴的黑锅， 而闻案

要被打造成凶手一时控制不住情绪

才杀人的偶然案件。 蒋介石决定采

纳后一条， 搁置李公朴案。

第一次开庭。当局只允许 27人

旁听，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省

县参议员、市商会理事长、省党部、

省政府、市政府、监察使署的代表和

指定的中央社两名记者， 连《大公

报》记者都无缘进入。民盟调查团代

表梁漱溟要求闻立鹤出庭辨认凶

手，被陆军参谋次长冷欣以“伤势未

好”为由拒绝。 两特务像演讲一样，

口若悬河， 声称闻一多在讲演和记

者招待会上攻击领袖，侮辱军队，俺

俩“血气方刚”，被刺激得不像样，以

致“义愤杀人”。 8 月 25 日，第二次

公审举行， 判决结果毫无悬念：“凶

犯汤时亮、李文山被处死刑，杨立德

与本案无关交保开释， 李成业仍被

拘押续讯， 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被革

职，交陆军总部看管。”另外，昆明警

察局局长龚少侠“未能防范社会治

安的谋杀”，予以撤职。

霍揆彰满载洋烟洋酒、 金银珠

宝， 扬长去湖南长沙小吴门外新建的

别墅“嵩庄”。 此后沈醉去探望， 谈

到此事时， 霍揆彰无限感慨地说当年

时机还不到， 干得太早一点， 所以才

惹出这场麻烦。 他厚颜无耻地说：

“如果等到今天来干， 那就不是过错

而是有功了！”

本来按原计划， 汤、 李二人要用

两名替身在行刑前换下。 但蒋介石担

心出差错， 不想再节外生枝， 顾祝同

只有假戏真唱。 第二天早晨， 监斩

官———宪兵十三团警务团团副张拯东

将汤、李二人灌醉，拉至东站外三公里

路边执行枪决。 汤、李二人如梦方醒，

但无济于事，被枪决后随即掩埋。剩下

参与谋杀李、闻的少将处长王子民，少

校组长崔镇三，上尉组员蔡云祈、秦永

龢， 中尉组员包玉田、 刘锡麟、 何

毅、 张文尧、 尚福海， 少尉组员王开

基、 赵树林、 崔宝山、 张德明、 欧阳

元化、 仲刚都被集中到隐秘地方看

管， 生活上优待， 但要与外界隔绝。

至此， 震惊中外的闻一多惨案，

最终在蒋介石授意、 军警宪特共同编

织的谎言打扮下，变成了下级军官“义

愤杀人”的偶然事件。而李公朴案则被

冷处理，无人再提起，直到南京政府覆

灭，仍是一桩没有结果的悬案。

蒋介石为处置此案， 花费很多精

力。 他在日记中称， 最终处置方案乃

“上帝指示” 之所得也。 他对空军司令

周至柔阐述最新决定，“处理暗杀案方

针， 必须撤究严惩霍揆彰方得其平

也”。由此可以推断， 此前他没有打算

“撤究严惩” 这位野蛮的心腹爱将。

当局处理此案严重损毁自身形

象， 大失人心， 还得罪美国主子。 恰

逢马歇尔调停失败， 美国决定禁运武

器 10个月。

天理昭昭 报应不爽

1949 年12月，血債累累的特务头

子崔镇三和吴传云、崔保山、赵树林、

赵凤翔相继被解放军抓获，李步云、彭

景仁因顽抗被击毙;1950年3月， 参与

指挥暗杀李公朴的特务营长熊福广在

重庆伏法;1951年3月， 血案组织者王

子民在成都伏法； 1951 年 4 月， 参

与“李、 闻惨案” 的袁炳南、 崔宝

山、 兰亚民、 吴传芳四名特务在昆明

被判死刑;1957 年 4 月， 改名为“蔡

云旗” 的特务蔡云祈被改判死刑。

1958年， 另一名参与杀害李公朴

的特务赵凤祥在原籍湖南湘潭被逮

捕， 一年后， 在湖南长沙被执行枪

决;血案主谋霍揆彰 52 岁时， 脑溢血

发作， 于 1953 年在台北一命呜呼;最

大的幕后老板蒋介石， 政权被打碎，

丢失大陆锦绣江山。 蒋介石败退台

湾， 痛定思痛， 总结出一大堆无关紧

要的失败原因， 却唯独忽略了闻一多

在“最后的讲演” 中喊出的“失去了

千百万民心” 这最关键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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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现场


